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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吏役是明清官府與澳葡機構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在澳門日常社會活動中，在維護澳門

社會治安穩定，在澳門涉外案件司法審判過程中，都離不開他們的身影。

役即差役，跑外勤，奔走於民間，更直接體現

官府的意志。在官府衙門中，差役地位最低。嘉慶

二十三年（1818），澳葡機構賄賂澳門同知府中的書

吏和差役，從好處費的數額看，眾書吏好處費壹百

元，而眾差役祇有三十元，遠遠低於吏員。（3）

清朝州縣官員的衙門中，都僱有許多差役。如

劉衡在四川巴縣的縣衙內，有衙役七千（4），按職掌

分班工作。

清朝役有正役、幫役、白役之分。正役在衙門

中有正式編制，幫役是經核准增加的名額，這兩種

人都被記入役冊。白役是指跟隨正役奔走効力的臨

時工，在役冊內沒有名份。

役以職務分，一般分作皂隸、捕快、民壯三班。

皂隸俗稱皂班，又分站堂、通事、刑杖等類，負責隨

同印官出巡、伺候審訊、刑訊人犯等。捕快俗稱快

班，負責傳喚拘提被告、緝捕盜賊凶犯、管押招解人

犯等。民壯選自民間體格健壯的壯丁，負責守護倉庫監

獄、護送過境餉鞘及人犯、保護地方及雜項差使等。

此外，還有庫丁、斗級、小馬、禁卒、弓兵、仵作、糧

差、茶伕、燈伕、伙伕、轎傘扇伕、鋪兵、門子、齋

伕、膳伕、更伕、吹手、鐘鼓伕、鳴鑼伕等。諸多雜役

中，仵作與司法關係密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規

定：“凡州縣設仵作，大縣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

名，並於額設之外，再募一二人，令其跟隨學習。 "

吏、役是地方司法事務的具體辦事人員，是州縣主

官司法工作依靠的對象。所謂“抱案牘、考章程、備謄

寫，官之賴於吏胥者不少；拘提奔走，役之効力於官者

不少。”（5）如果離開他們，整個司法工作將無法進行。

清代州縣官府中與澳門有關的吏役

在清代的州縣公署中，印官、幕友、書吏及差

役共處一衙，維繫印官職掌的運轉。

幕友是由印官私人聘任的顧問和幫辦，有監督

檢察吏役工作的權限。“幕友之為道，以佐官而檢

吏也。”（1）他沒有品級俸祿，由印官支付束脩。幕

友出身，有一般文士，也有金榜題名者，甚至是社

會名流、休致或失意的官員，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學

有專長，特別是在印官不擅長的刑名律例、錢糧會

計、文書案牘等方面，因而深受印官信任倚重。

清代州縣聘請的幕友有五種。“曰刑名，曰錢

穀，曰書記，曰掛號，曰徵比。巨者需才至十餘

人，簡者或二三人兼之。”州縣印官可以根據自己

的情況，考慮聘用的幕友種類和數量。但是，因為

刑名、錢穀幕友的特殊工作性質，州縣官府都必須

聘用。“刑名、錢穀實總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

之身家屬之。”（2）

清代各級政府衙門，特別是州縣衙門中都錄用

有一定數量的吏、役。吏、役與幕友不同，吏役都

是由本地人充任，並從政府公署領取銀兩。吏支取

“心紅紙幣費”、“抄寫費”、“飯食費”；役支取

“工食銀”。

吏即書吏，又稱胥吏、書識、書辦、書差、書

役、書手、招書等。吏作為官員的秘書和文案人員，主

內勤，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而，吏員都是由讀過

書，但又舉業無望的人充任。吏員在公署中，一般分做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分工處理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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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同知府中建有幕廳兩間，香山知縣公署

中，有三間，那裡是幕友們日常工作的場所。澳門

同知府中、香山縣公署中聘有多少幕友，每任知縣

聘用的數量肯定不一，但是，幫助香山縣進行司法

審判工作的刑名幕友，肯定在每任知縣的聘任範圍

內。在澳門涉外案件的司法審判中，刑名幕友出謀

劃策，他們所做的工作融入每件案件的審判過程

中，取得的成績淹沒在知縣的政績中。

香山縣丞公署中，是否聘請有幕友？從公署建

置看，沒有設置幕廳，祇設有吏房四間。

澳門同知、香山知縣、香山縣丞三官日常對澳

門的管理活動，特別是由他們負責的澳門訴訟程式

的具體展開，離不開各自公署中吏、役的參與。而

由吏、役參與的司法工作往往是日常繁瑣的具體實

際工作，他們的工作同樣經常被埋沒，在正書中很

難體現出來，而在記述司法具體實施過程的檔案

中，卻有所體現，為研究工作提供了難得的素材。

澳門同知府中有東西吏房六間，知縣公署中有

吏房七間，縣丞公署中有吏房四間。那裡是吏員的

辦公場所。

澳門同知公署內的吏，是因受賄而出現在檔案

中。吏分科辦事，參與澳門事物的“軍民府科”。

嘉慶二十三年（1818），接受澳葡機構賄賂好處費

壹百元，交姓歐、黎兩人帶去。這種好處費每年付

兩次，這一百元祇是半年的。澳門軍民府的眾差役

同時也接到賄賂，數額祇有三十元，遠遠低於吏

員，說明了公署中吏的地位高於差役。（6）

香山知縣公署中的吏，在東波檔的司法文書中

沒有出現，祇出現在澳門知縣催收澳葡機構交納五

百一十五兩地租銀的文書中。每年地租銀的徵收，

由香山知縣“差委吏書赴收，解充兵餉”（7），受差委

的書吏，又稱“書差”。

澳門同知、香山縣、香山縣丞公署中的衙役數

量，有案可稽的祇是正役的名額。各衙門實際僱有

的衙役數量，肯定要遠遠超過這個數位，祇是無資

料可考。

澳門同知府中，東西轅門後面是皂隸房，為眾

班差役工作的場所。澳門同知府中有衙役五十三

名，其中民壯二十四名，門子兩名，皂隸十二名，

馬快八名，轎傘扇伕七名，每年澳門同知要支給上

述差役工、食銀三百十八兩。（8）澳門同知府中差

役，平常年份差役每人每年收入六兩。文書中提到

“軍民府眾班”，說明軍民府差役根據承辦公務之不

同而分做許多班。東波檔文書中出現有名字記載的

同知府差役有翁昭、高光。

香山縣、香山縣丞在發給澳葡機構的公文中，

經常會使用“當經飭差”四字，說明香山縣及縣丞公

署中的差役經常會被派往澳門，依主官意圖執行、

處理公務。他們是諸差役中的哪班差役，職責為

何，可探究的資訊既不明確也不完整。我們祇能從

文檔中零星的個別字眼中努力探尋。

香山知縣公署中，僱有差役七十四名。其中皂

隸十六名，雍正六年裁四名；民壯原五十名，雍正

十三年裁二十名，乾隆十年撥八名歸縣丞供役；門

子二名，馬快八名，轎傘扇伕七名，庫子四名，鬥

級四名，禁子八名，仵作三名，學習仵作二名，鋪

兵三名。（9）每年共支工食銀四百四十四兩。知縣府

中差役年薪，亦是每人每年六兩。

東波檔文書有名字記載的香山知縣差役，有徐

忠、吳高、徐超、王亞九、陳昌、翁陞、唐忠、鄧昭、

陳祐、繆泰、黃充、高光、湯英、林江，共十四人。

香山縣丞公署中，記入名冊的正役、幫役共十

四名（另一說為十八名），有民壯八名，皂隸四名，

門子一名，馬伕一名。每年共支給工、食銀八十四

兩（另一說為一百零八兩）。（10）香山縣公署中的差

役，每人每年薪水同樣是六兩。

東波檔文書有名字記載的香山縣丞差役，有高

超、章耀、何坤、楊聘、章成、郭典、黃鳳、何發、張

瑞、郭彪、韋國安、梁意、杜燦、何光，共十三人。

三府差役按規定可以拿到的薪水，與清代內地

其它省份“差役一年僅六兩至七兩工食銀”（11）的水

平相當，且在低水平。

但是，如上所述，在清朝公署中，更多的是未記

入名冊的白役，即所謂“一名皂快，數十幫丁”（12）。

香山縣丞及知縣公署中，都有職責傳訊、緝拿兇

犯任務的捕快。他們為捉拿奸匪、緝拿兇犯、押解兇

犯、傳喚當事人及疑犯，執行行政及訴訟判決、澳葡

機構聯繫等事由，持有香山縣丞簽發的信票、票牌、

印票、傳票等證明文件前往澳門。他們統稱“差

役”，又稱“差”，準確的稱法是“票差”，意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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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票證的差役。嘉慶七年（1802），香山縣丞命令票

差黃鳳，前往澳門傳喚陳亞容到庭，等待審訊。（13）

香山知縣衙署中有探役，一艇為一班，駕艇負

責稽查包括澳門周圍海面在內的香山沿海安全。（14）

香山縣、香山縣丞公署中都有仵作，負責毆傷

及命案的現場勘驗。嘉慶十二年(1807)，澳門發生

了鮑亞何（和）令夥計何亞悅、何亞甘械傷拖欠飯錢

的呂宋水手賓拿度的刑事案件，香山知縣命令縣

丞，“希即帶同刑仵，驗明夷人賓拿度傷痕，錄

供填單，移覆過縣”。香山縣丞立即作出處理，“除

飭刑仵聽候外，合行諭飭。諭到該夷目，即速將夷

人水手賓拿度解赴本分縣，驗明錄供移覆”（15）。

澳門同知、香山縣及香山縣丞三府公署中，都

設有“澳差”，亦稱“巡澳差役”、“澳役”。

文書中，有的祇稱澳差，後面省略差役的具體姓

名，多數時候會加綴差役姓名。由此可知，澳門同知

府中的澳差有嘉慶十七年（1812）的翁昭及道光二年

（1822）的高光。香山知縣府中的澳差有嘉慶十六年

（1811）的高光，有嘉慶十二年（1807）、嘉慶十三年

（1808）、嘉慶十九年（1814）、嘉慶二十一年（1816）

及嘉慶二十三年（1818）的繆泰（太）及嘉靖十年

（1805）、十二年（1812）的黃充。香山縣丞府中的澳

差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杜燦，嘉慶八年（1803）

的韋國安及嘉靖二十三年（1818）的何光。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文書顯示，香山縣丞府

內已經出現澳差。澳差在文書中的集中出現，是嘉

慶年間的事情，香山縣丞、香山知縣及澳門同知府

中都出現了澳差的身影。

從上表澳差出現在文書中的緣由看，澳差專門

負責“查辦澳門一切公務”。（16）澳差的主要職責在

於維護澳門地方的社會治安，負有對澳門社會治安

狀況秘密調查並報告的責任。“不時查訪，如有滋

生事端，照例查辦。”（17）

澳差查訪並報告的職責範圍，包括一切危害澳門

社會治安的事情。如澳門發生的鬥毆案件、澳門躲藏

的疑犯資訊、鴉片走私、在澳門周邊停泊的各國各類

船隻及澳門洋船的進出港及修理情況、澳門房屋的搭

建及修理、押解兇犯、印官判決的執行等。

在維護澳門社會治安穩定的活動中，澳差常與

下面將要提到的澳門基層社會中的重要人物，即澳

門地保一起協作，共同出現。在發生涉外衝突時，

兩人之外，又會加入澳葡機構聘任的口語翻譯通

事，三人一起出現，各司其職，方便工作。

清廣東地方政府的衙役，在澳門行事時，出現

違法行為。例如，嘉慶十一年（1806），香山知縣差

役鄧昭、陳祐率領眾差在澳門沿海巡邏時，在蟾蜍

石海邊一帶把三艇聯環拴在一起，恣意擾亂，給此

處船隻的正常通行造成極大不便。

衙役在公署裡地位不高，工資又少，但仍有許

多人願意從事這個職業的原因，在於斂財賺外快的

途徑很多，最主要的就是收受各種“小費”和賄賂，

而且名目極多。如檢驗現場時，有命案檢驗費；勘

測丈量時，有踏勘費；傳喚時，有鞋錢、鞋襪錢、

車馬費、舟車費、酒食錢；拘提時，有解繩費、解

鎖費；審訊時，有到案費、帶案費、鋪堂費、鋪班

費；關押時，有班房費；監禁時，有進監禮；保釋

時，有保釋禮；糾紛調和解決完畢時，有和息費；

結案時，有結案費；招解時，有招解費。林林總總

的費用多如牛毛，差役的腰包也就跟着鼓了起來。

嘉慶二十三年（1818），澳葡機構給各衙門中相

關吏役好處費：“軍民府科壹百圓。兩季的，每年

分二次，交姓歐、姓黎。軍民府眾班，明十五圓，

暗十五圓，交麥奇。香山縣澳差繆泰四十圓。左堂

澳差何光十五圓。麥奇、翁光共十五圓。眾班十

元，又十圓。”（18）

從上引得知，嘉慶二十三年（1818），軍民府中

的吏員、眾衙役，香山縣府中眾衙役特別是澳差，

縣丞府中眾衙役及澳差，普遍都拿到了好處費。這

裡特別應該注意到兩點，其一，這種由澳葡機構上

貢的好處費，是每年按時發放的。澳門同知書吏拿

到的勞務費，特別註明每年分兩次發放，這次一百

圓。另一是香山縣的澳差繆泰。他從嘉慶十二年至

二十三年（1807-1818）的十二年間，一直在香山知

縣府中擔任澳差，在嘉慶二十三年的受賄記錄中，

也有他的名字。

普遍都有的好處費外，衙役個人勒索小費的行

為亦時有發生，特別多發在葡人房屋需要修理時，

這與明清政府嚴格的房屋修理制度規定有關。

自從明朝起，中國政府就對澳門的房屋修建定

有嚴格規定。萬曆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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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佈〈海道禁約〉五條，其第五條為：“禁擅自興

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

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一

木，定行拆毀焚燒，仍加重罪。”（19）

清朝延續明禁止澳門葡人在澳門新蓋房屋的政

策。乾隆九年（1744）印光任提出治澳七條建議，將

加強對承修房屋的中國內地華人工匠的管理，作為

實現禁止居澳葡人興建房屋的主要措施。“夷人寄

寓澳門，凡承造船隻房屋，必資內地匠作，恐有不

肖奸匠，貪利教誘為非，請令在澳各色匠作，叫縣

丞清查造冊，編甲約束，取具連環保結備案。如有

違犯，甲鄰連坐。遞年歲底，列冊通繳查核。如有

事故新添，即於冊內聲明。”（20）

乾隆十三年（1748），被貶職的澳門同知張汝霖

與香山知縣暴煜詳籌善後事宜，確立十二條，其第

七條為：“澳夷房屋、廟宇，除將現在者逐一勘查

分別造冊存案外，嗣後止許修葺壞爛，不得於舊有

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房屋、

廟宇仍行毀拆，變價入官。”

乾隆十四年（1749），廣東督撫下令，將這十二

條刻在石碑上，番漢文各刻一塊。漢文的立在望廈

香山縣丞官衙，葡文的立在澳門議事亭。直至道光

二十八年（1848）前，清政府對澳門房屋的修理、重

建政策，始終沒有改變。

由於有上述規定，葡人修理房屋，需要香山知

縣“逐一勘查，分別造冊存案”，要拿到清政府准予

修理的批文很難，手續相當麻煩。衙役採取偽造房

屋檔案，欺騙上級的辦法，為葡人拿到房屋准修批

文，從中大量索取好處費。正是由於差役的上下其

手，造成澳門新建房屋的不斷出現。

嘉慶十年（1805），澳門理事官告發香山縣丞、

知縣及澳門同知三府差役在葡人修理房屋時經常索

詐使費的行為。廣東布政使、按察使街道舉報後下

文，要求相關部門嚴厲查處。香山知縣接文後，審

查差役翁陞、唐忠，“唐忠供，得過茶東。”（21）嘉

慶十一年（1806），澳門理事官再次告發差役索詐使

費，此次，香山縣差役翁陞也被查出問題，由此革

役。（22）香山知縣祇對翁陞、唐忠進行審查，可能是

因為此二人為專門負責澳門事務的澳差，嫌疑最大。

乾隆十一年，香山縣的兩個澳差都有索要小費

的問題，廣州知府大為惱火，發文：“其各公署差

役一切規費，永遠禁革。”（23）並改革澳門房屋修造

的審批權，將既往房屋修造經知縣核查備案即可生

效的權利，追加澳門同知府存查的監督權，期望能

夠糾正差役在房屋修建中的索要之風。

但經過嘉慶十一、十二年（1806-1807）兩年的

整頓風聲正緊的情況下，三府公署中差役勒索小費

的行為，仍然沒有多少收斂。嘉慶十三年（1808），

澳門理事官再次指控，三府衙役仍然經常滋擾澳門，

在房屋修理中索取規東。署理澳門同知為此下諭：

“衙役索取規東，一經訪實，自應從重嚴辦。”（24）衙

役滋擾地方的行為，制度上的弊端，不是一紙禁令

就能解決的。

嘉慶十三年（1808）正月，署澳門軍民府熊同知

前往澳門，經過山水園地方，親眼見夷人用木頭圍

住荒地私造房屋，發諭責成 嚟哆查處。香山縣知

縣、縣丞恐上司怪罪，相繼下諭嚴查，並將房屋拆

毀入官。

嘉慶二十年（1815），舉人趙允菁、監生葉恆澍

與澳門地保，奉香山知縣命令聯合調查澳門沿海一

帶鋪屋情況，其稟覆中提到“澳門夷人歷來添造房

屋俱係漢人瞞稟，照舊修復，拚工包整，已照界溢

出數倍”（25）。儘管清政府有不許添建一椽一石的規

定刻於碑上，立於官府門前，但從 1448-1815年的

七十六年間，葡人溢出數倍的房屋面積，正是以大

量金錢裝入三府差役口袋才得以實現的。

澳葡機構中的吏役

澳門議事會中還設有 “番書”、“通事” 、“小

紅棍”及“鎖鏈頭”，他們在澳門涉外案件的處理過

程中，輔助澳門議事會工作。

“番書”、“通事”是活躍在澳門議事會與清政府

之間的兩個小人物，他們經常出現在檔案文書中，在

澳門涉外案件的司法審判中，其作用也很重要。

據《澳門紀略》， 19世紀中葉澳門議事會中設

“番書二名，皆唐人。凡郡邑下牒於理事官，理事官

用呈稟上之郡邑，字遵漢文，有番字小印，融火漆

烙於日字下，緘口亦如之。”（26）

番書又稱“譯書”、“唐書”、“夷書”，是在

澳門議事會中，“為夷官翻譯文稟之人”，負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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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謄寫、起草議事會向中國政府的呈稟，將澳葡機

構向清政府呈遞的葡文稟文翻譯成中文，然後呈遞。

要求譯出的稟文，語句文氣順通，字劃工整，

避免文字舛錯、遺漏。澳葡機構所上稟文發生有違

規定要求的情況時，中國官員首先嚴厲斥責的是番

書。（27）

番書翻譯的澳葡機構公文，一定要遵照清政府

規定的文書格式書寫。再者，他有核實文書所寫內

容之責，特別是司法訴訟文書的內容，一定要屬

實。“伏查天朝律法，凡呈控事件，務須據情實

書，不許捏飾，亦不許牽涉別事呈告。番書為夷官

翻譯文稟之人，如所稟非是，即應阻止。何得聽從

該夷目任意書寫，妄行上控？”（28）

番書一般由漢人擔任，如嘉慶十九年（1814）澳

門議事會聘有“夷書”林亞沛。隨着西方傳教士為傳

教需要而積極努力學習中國文化，通漢語成為神父

進入中國傳教的必備條件，產生了一批精通漢語的

傳教士。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在京不安分的

葡萄牙神父劉思永（Rodrigo da Madre de Deus）被

發回澳門安置，第二年始任番書。“茲因永認識中

國正字，本國夷官請永就在此當番書。”（29） 直到嘉

慶十三年（1808）的十五年間，劉思永一直受澳葡機

構聘請，承擔番書工作，負責“撰寫公文、翻譯收

到的公文和教一個或多個人學中文”（30）。

澳門議事會中的通事，亦稱“澳通事”。通事後

一般不加綴姓名，這種文書在東波檔中，有一百零

七件。“通事”職位後面直接加綴姓名的幾份文書，

使我們對澳門通事產生了一種真切認識的感覺。有

關通事內容的大量文書，有助於我們瞭解澳門通事

在澳門社會生活以及澳門司法活動中的作用。

明朝澳門也有通事。明朝葡萄牙人初到澳門

時，就產生了通事這個職業。“其通事多漳、泉、

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傚蕃衣服

聲音。”（31）那時的通事，形象上要類同葡人，但他

們並不一定就是澳葡機構聘請的正式人員，為葡商

充當中間翻譯的人員也稱作通事。

明朝有文字記載的澳門議事會的通事，有崇禎

十年的劉德、林德齎及崇禎年間的王明起。

清朝的通事多由廣東、福建地區通曉葡語的華

人充任，且專指澳葡機構聘請的翻譯。“通事率閩

粵人，或偶爾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

達。”（32）

澳門通事以華人居多。如嘉慶十年（1805）為通

事的郭遂意，“玆據該夷目稟稱：郭遂意係華人，

憲臺自可差拘。”如何認識他們“亦該夷官隸”的雙

重身份（33）？

對於澳門身為華人卻為澳門葡人服務的通事，

清廣東地方官員將其視作葡人範疇加以考慮，其身

份、待遇類似葡人。

曾充澳門通事的陳亞滿，與其他華人三十一家

華人，在澳門發瘋寺右邊的高坡上建築房屋。嘉慶

十六年（1811），澳門同知為此而發文澳門理事官，

“其民人鄧朝籍等三十一家，架蓋茅瓦房屋，係手藝

營生，並無傳教情事，仍為其自便。惟陳亞滿一

名，曾充通事，不應住居圍外，應令夷目查明圍內

民房大小、價值相等者，押令更換。”（34）陳亞滿是

華人，但因他曾經充任過通事，在清官員眼裡，他

應該屬於葡人行列，必須住在澳門城牆內而與其他

華人不同。

嘉慶十七、十八年（1812、 1813），居住在城

牆外的通事陳亞滿被勒令遷入澳城內居住，押遷工

作由理事官負責。香山知縣為此三諭理事官，令其

彙報陳亞滿遷居事件的執行情況。（35）

與前述番差情況相似，澳門通事宜存在葡人擔

任的情形。嘉慶六年（1801）、嘉慶十七年（1812）

的澳門，有葡人擔任的通事，即“番通事”的存在。

“伏查西洋澳夷，向設有諳曉天朝官語之番通事晏地

哩，傳譯夷語。”（36）

澳門通事的工作職責，表現在明清朝官員蒞澳

時，“彼國使臣率其部人奏番樂以迎入”（37）。澳門

通事會出現在澳葡機構的迎接隊伍中，充當中葡官

員語言交流的工具。

廣東地方官員派差役前往澳門執行公務時，與葡

人交涉的場合，會有澳門通事相伴出現，協同工作。

在澳門百姓的日常生常中，澳門葡人與華人發生細微

衝突，發生盜竊、人命案件，會請通事、地保到場，

幫助解決問題、佐證案情。這時的通事即使是華人

身份，也已成為葡人相信的葡人利益的代表。

遇到中方與澳葡間衝突時，通事的中間人地位使

得他常夾在中、葡之間，處於兩難境地，他們通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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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躲避不出面的辦法，因此而被中國官員斥責誤事。

議事會中的“小紅棍”，負責“晨昏稽查”澳門

社會治安，“兼守獄”。澳門議事會的監獄，“獄設

龍嵩廟右，為樓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層，稍重

者繫於中，重則桎楛於下。”（38）

乾隆九年（1744）後，澳門涉外案件中的葡犯，

經香山縣審理後，交由澳門議事會收領監管，等待

判決。監管期間，葡犯就關押在澳門議事會的監牢

裡，由小紅棍具體負責。

澳門議事會中亦聘請差役。“鎖鏈頭”亦稱“鎖

頭”、“鏈頭"，  在澳門負責緝捕葡人人犯，以及在

涉外案件判決後，參與葡人一方的判決執行工作。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與澳門機構中的差役，

為澳門社會發展做了很多工作，具有不可缺少的

作用，他們的成績雖然都淹沒在官員的政績中，

劣跡亦遮封在歷史的塵埃中，但我們應該注意到

他們在澳門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適當給予若干

筆墨。

【附表一】東波檔文書中的澳門差役

　　　時　間 　　 稱呼及姓名 　　　　　　　　　派往澳門事由　　　　　　　　文書號

嘉慶十七年 (1812) (同知) 澳差翁昭 巡查海面發現越南遭風船隻 1265

嘉慶十七年 (1812) (同知) 澳差翁昭 喚訊案犯 543

道光二年 (1822) (同知) 澳差高光 報告在金星門寄泊的英國商船事 1410

道光二年 (1822) (同知) 澳差高光 報告在金星門寄泊的英國商船事 1411

乾隆十一年 (1746) (縣丞) 差役高超 在澳門青洲海面查追私礦犯人 376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縣丞) 差人 清查貨物 1252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縣丞) 澳差杜燦 葡人十八號洋船毀壞不報修自行拆開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縣丞) 澳差杜燦 縣丞即將臨澳，通知澳差、地保、通事等，通知理

事官，準備公館。

乾隆五十七 (1792) (縣丞) 差役章耀、何坤 緝拿案犯 557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縣丞) 差役楊聘、章耀 到澳門協同澳門地保押拆泗和鋪前楹柱 71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縣丞) 差役章成 受命前往澳門銷毀容亞騷等煮硝用具 277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縣丞) 差役郭典 報告到澳門辦理陳亞則交還葡人孩子事 6

嘉慶七年 (1802) (縣丞) 澳差 葡人告鮑亞福搭假貨，澳差與地保一起，開箱驗貨。 533

嘉慶七年 (1802) (縣丞) 票差黃鳳 帶陳亞容到庭審訊 483

嘉慶八年 (1803) (縣丞) 差章瑞、郭彪 接收所借葡人炮械 899

嘉慶八年 (1803) (縣丞) 澳差 葡人告盜竊家財的黑奴藏匿在沈亞藝妻家，理事官 839

令番差協同澳差、地保前去拘拿。

嘉慶八年 (1803) (縣丞) 澳差韋國安 查辦澳門一切公務，報告劉思永回國事。 1023

嘉慶十年 (1805) (縣丞) 戎差梁意 886

(知縣) 差役王亞九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知縣) 差徐忠、吳高 持公文到澳門解押葡人凶犯到縣 616

嘉慶二年 (1897) (知縣) 差徐超 命其密拿奸匪 279

嘉慶七年 (1802) (知縣) 巡澳差役 報告英吉利遭風船隻到澳灣泊 1468

嘉慶七年 (1802) (知縣) 差役何發 押解犯人回縣

嘉慶九年 (1804) (知縣) 差役陳昌 報告蔡亞倉、黃亞全藏匿在澳門葡人處 1208

嘉慶九年 (1804) (知縣) 差陳昌 轉解澳門夷船緝獲的華人被劫船隻 1500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役翁陞、唐忠 澳門理事官告澳門同知、香山縣丞差役，在葡人修理 844

房屋時經常索詐使費。唐忠供得過茶東。

嘉慶十一年(1806) (知縣) 差役翁陞 澳門理事官告差役索詐使費，翁陞被革役。 804

嘉慶十年（1805) (知縣) 探役鄧昭 報告夷船事 983

嘉慶十一年(1806) (知縣) 差役鄧昭、鄭超 三艇聯環滋擾澳內蟾蜍石河邊一帶 808

(不在知縣衙內)、陳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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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十一年(1806) (知縣) 差役鄧昭、陳祐 二艇差役被審訊 765

嘉靖十一年(1806) (知縣) 澳差 澳差稟報，查知一葡人將洋米運到雞頸洋。 274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澳差繆泰 稟報鮑亞何令夥計何亞悅、何亞甘械傷拖欠飯錢的 1296

呂宋水手賓拿度，並將何亞甘、鮑亞和緝拿到縣。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澳差繆泰 從澳門理事官處接收借的炮 925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澳差繆泰 從澳門理事官處接收借的炮 927

嘉慶十三年 (1808) (知縣) 差繆泰 執行追繳欠款 508

嘉慶十九年 (1814) (知縣) 澳差繆太 報告葡人戳傷方亞豪、甘亞拱事案 1302

嘉慶十九年 (1814) (知縣) 差役繆太 報告荷蘭人在龍嵩廟前被葡兵戳死案 1402

嘉慶廿一年 (1816) (知縣) 澳差繆太 報告楊亞五被黑人毆傷事及黑人數人在娘媽閣後山 851

投擲石頭事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黃充 將嫌犯通事郭遂意領帶回縣 1473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黃充 將嫌犯通事郭遂意領帶回縣 1474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黃充 將嫌犯通事郭遂意領帶回縣 1475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役黃充 回覆鄭亞佐築屋事 41

嘉靖十年 (1805) (知縣) 澳差黃充 葡人二號洋船失火 465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澳差黃充 陳亞二、陳亞烏被葡人砍傷劉亞全被刺傷事 591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役黃充 澳門理事官將緝獲匪船轉交黃充解送 876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差黃充 澳門理事官將緝獲匪船轉交黃充解送到縣 885

嘉慶十年 (1805) (知縣) 澳差黃充 報告巡船在雞頸洋與葡人船隻共殲海盜事 994

嘉慶十年 (1805） (香山縣) 差役黃充 轉解梁意、蔡亞穀、吳亞二、譚亞福到縣。 885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澳差黃充 報告馮高財漁船被葡兵拿獲並拷打船上幼童事 663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澳差黃充 報告馮高財漁船被葡兵拿獲並拷打船上幼童事 664

嘉慶十二年 (1807) (知縣) 巡澳差役黃充 葡兵在關部前搭浮臺事。 57

嘉慶十六年 (1811) (香山知縣) 澳差 聞知澳門關巡役發現鴉片後趕往查問並將情形報告知縣 234

嘉慶十六年 (1811) (知縣) 澳差 令澳門理事官將鴉片船上的水手點交澳差。 237

嘉慶十六年 (1811) (知縣) 差役高光 報告蔡亞倉躲藏在澳門夷人家，受命帶回蔡亞倉回縣。 447

嘉慶十六年 (1811) (知縣) 澳差 押解外國水手回縣。 237

嘉慶十七年 (1812) (知縣) 澳役 報告越南遭風船隻事。 1268

嘉慶廿三年 (1818) (知縣) 澳差繆泰、(左 收受賄賂銀。 106

堂)澳差何光及（知縣

或縣丞）差麥奇、翁光

道光五年 (1825) (知縣）澳差 報告小呂宋三船在零丁洋寄泊事 1506

道光廿八年 (1848) (知縣）票差湯英、林江 拘拿拐匪。 227

〔說明〕據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整理。

【附表二】澳門議事會的番書

　　  時　間 稱呼 　　　　　　　　　　　　　事　由 文書號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譯書 所譯各稟，非惟句語文氣均少順通，且字畫潦草，又多舛錯遺漏。 347

嘉慶十二年 (1807) 夷書 倘再隱匿，希圖透漏，一經查出，定提該夷書查究不貸。 297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夷書 並飭夷書，嗣後於具報洋船緊要各件，務宜留心查核，毋得遺漏。 343

嘉慶二十二年 (1817) 唐書 該夷何得糊塗具稟爭競，（⋯⋯）本應立提唐書責懲。   46

嘉慶二十三年 (1818) 唐書 該夷何得糊塗具稟爭競，（⋯⋯）應立提唐書責懲。   65

嘉慶二十三年 (1818) 唐書 該夷何得糊塗具稟爭競，（⋯⋯）本應立提唐書責懲。   66

嘉慶二十三年 (1818) 唐書 該夷何得糊塗具稟爭競，（⋯⋯）本應立提唐書責懲。   67

嘉慶二十三年 (1818) 唐書 該夷何得糊塗具稟爭競，（⋯⋯）本應立提唐書責懲。   68

嘉慶十九年 (1814) 夷書 林亞沛借銀不還。 544、545

〔說明〕據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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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澳門議事會中的通事

　　　時　間 　稱  呼 　　　　　　　文書中出現的事由 　　資料來源

嘉慶十七年 (1812) 番通事 文書1202

嘉慶六年 (1801) 番通事 文書1290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澳通事 文書29

嘉慶十年 (1815) 通事陳九細 文書983

嘉慶十年 (1805) 通事郭遂意 文書1473, 1475

嘉慶十九年 (1814) 通事陳大滿 文書544, 545

嘉慶十六至廿三年 通事陳亞滿 文書9, 12, 13, 17

 (1811-1818)

嘉慶十三年 (1808) 通事楊超 文書1123

乾隆四十年 (1775) 通事陳保祿 文獻，一，頁481

嘉慶十七年 (1812) 通事晏多尼 文書512

約嘉慶十六年 (1811) 澳門通事 文書211

道光二十三年 (1823) 通事 文獻，二，頁485

資料來源: 1）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簡稱文書；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簡稱文獻。

【附表四】澳門議事會中的差役

　　時　間 稱  呼 　　　　　　　　　　　　事　　由 資料來源

嘉慶八年 (1803) 鎖鏈頭 理事官稟，據鎖鏈頭投稱，被戎台官親勒索 799

乾隆五十二年 鏈頭 望廈村裡老等稟稱，黑奴騷擾。經投澳通事、鏈頭知証。 29

嘉慶七年 (1802) 鎖頭 香山縣丞諭澳門理事官，速即飭鎖頭，押令夷婦搬出郭寧遠鋪屋。 483

嘉慶七年 (1802) 鏈頭 夷役鏈頭投稱，被官親勒索。 40

嘉慶七年 (1802) 鎖鏈頭 夷差鎖鏈頭到鄭亞佐鋪借錢不遂，捏空鄭亞佐佔據夷地，起築鋪屋。 41

資料來源：劉芳輯、章文欽注《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澳門同知請澳門番通事譯書。伏查西洋澳夷向設有
諳曉天朝官語之番通事晏地哩，傳譯夷語。

關部飭番通事轉飭夷目

望廈村里老等稟稱黑奴騷擾，經投澳通事、鏈頭知證。

香山知縣探役向通事陳九細詢問捕盜洋船回澳事

私挖別人埋藏的燕窩

被夷人借錢不還

通事陳亞滿在發瘋寺山腳水坑尾蓋房事

玆據通事楊超稟，該夷蘇振生業已回國。

額地夷德窩係於四十年十一月內由西洋至粵東澳門
住通事陳保祿家

去年張老濟租屋的租銀，俱已清楚交完，有通事晏
多尼寫回番字收單可據。

陳亞蒂供稱：王文德係澳門通事，一同到省，居住
新城外普濟橋同升洋貨店內。

探知吳輝充當夷人通事

【註】
（1）（2）汪輝祖《佐治葯言》。

（3）劉芳輯、章文欽註《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 1999，澳門

基金會。文書第 106，此後所引是書檔案，祇簡注文書號。

（4）劉衡（1776-1841），江西南豐人。嘉慶副貢生，官至河南

開歸陳許道。劉衡《蜀僚問答》，頁 6，見那思陸《清代州

縣審判制度》頁 44。

（5）《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四，陳宏謀〈分發《在官法戒錄》檄〉。

（6）仝（3）106。

（7）仝（3）276, 119.  154-167, 170-185.

（8）祝淮《道光香山縣誌》卷三《經政》。

（9）田明曜《光緒香山縣誌》卷七《經政》。

（10）祝淮《道光香山縣誌》卷三《經政》。

（11）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頁 88， 1998，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諸羅縣誌》，轉引自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

1998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3）仝（3）483 .

（14）仝（3）808 ,  765 .

（15）仝（3）1296 .

（16）仝（3）1023 .

（17）仝（3）619 .

（18）仝（3）106 .

（19）（20）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官守篇〉。

（21）（22）（23）仝（3）844 .

（24）仝（3）805 .

（25）仝（3）1505 .

（26）梁廷柟《粵海關志》。

（27）仝（3）655, 656.

（28）仝（3）498 .

（29）仝（3）1029 .

（30）施白蒂《澳門編年史》頁198，1995年，澳門基金會出版。

（31）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

（32）申良翰纂修《康熙香山縣誌》卷十〈外志〉之“澳夷”。

（33）仝（3）1474 .

（34）仝（3）9 .

（35）仝（3）12, 13.

（36）仝（3）1202 .

（37）清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

（38）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澳蕃篇〉。


